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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见过这样的大手笔画家？
站在天穹，用特大号巨盆往地球上泼红彩，哗啦啦

泼一盆，哗啦啦又泼一盆，从春到秋大半年不闲手——
红颜色染红了大地，染红了荒芜的滩涂，吓得大海

倒抽一口凉气，赶紧后退，让出一部分自己的地盘……
这便是红海滩，她在地球的东方，在中国东北，在辽

宁盘锦。
原来，这个世界上最大湿地不喜欢穿素装，身着 31

万公顷的芦苇长裙还不满足，又把红海滩紧紧搂在怀
里，系在腰间。

这块湿地堪称大自然的造化。在东北平原上滚滚
向前，一路不断使性子的滔滔辽河、大陵河和双台河，扭
动着妙曼身段在大地上恣肆舞蹈，双手捧上丰富的矿物
质千里迢迢来献礼，红海滩，便是她们慷慨馈赠的豪华
大礼。

若非亲眼所见，很难想像，红海滩不是沙滩，也绝
非红色土壤，更不是红色岩石，而是由貌似瘦弱的小
草 们 肩 并 肩 手 挽 手 集 体 翘 起 脚 尖 ，让 大 地挺起红色
的胸膛。

这种植物叫碱蓬草，一年生藜科植物。株高 20 至
60 厘米，茎直立，有红色条纹，多级分枝，枝细长，叶线
生。别看它又矮又瘦，高不盈尺，却性格倔强，知难而
进，用瘦小的根须抓牢大地，昂首斗浪。汹涌的波涛连
出组合拳，一波一波又一波，拉开赶尽杀绝的架势，瞬间
将它们淹没、击倒。波涛精疲力竭后退却，它们又顽强
地站起来，抖落身上的泥污和水珠，似乎什么都没发生
过。

这群收复失地的勇士们像往常一样，把侵略者再次
战败、象征羞怯的红颜料，涂在大海的脸蛋上。

大多数植物喝了咸盐水很快丧命，碱蓬草却奇迹般
地适应这种劣质水，滤伪存真，在恶劣的环境中壮大自
己，不断招兵买马，养育子孙后代，繁荣家族伟业，将历
尽苦难的日子过得生机勃勃。

谁有这样的胆量，咬定理想不放松，把赤红涂在大
海上，浪打不退，日晒不旧，风吹不走？

碱蓬草别名盐荒草、赤蓬草，又叫荒碱菜。盘锦当
地人称它为“救命草”。20 世纪 60 年代全国大饥荒，碱
蓬草救了无数人的命。它可以鲜吃，也可以晒干贮藏，
还是一种优品蔬菜和油料作物。

人们称湿地为“地球之肾”。盘锦被称为“湿地之
都”，湿地面积占全市区域面积的 61%。这台人类少有
的超大型“空气净化器”，对整个东北地区乃至全国的气
候调节，贡献卓著。

人工种植碱蓬草持续扩充湿地版图，每年向大海推
进 5米至 10米，最多推进 30米。

为了保卫红海滩面积，盘锦市一次又一次雷霆出
击，宁可财政少收入，也要生态至上，割断盘根错节的利
益链。

2020 年，红海滩吹响“大决战”号角，大力推行“退
养还湿”修复海域生态工程，实现“退养还湿”面积 8.59
万亩，恢复自然岸线 15.77公里。

盘锦红海滩，再次大规模收复失地，开疆扩土。
赤蓬草王国，也迎来昌盛繁荣的时代。
环境妩媚诱人，红海滩的“跨界好友”纷至沓来。
白鹤公主成为巡逻志愿者，迈着大长腿，闲庭信

步。边走边四面瞭望，长脖颈天线向上伸，扬一下脖，再
扬一下脖，似乎调整到最佳角度，方便接收信号。还俏
皮地侧歪着头，给在空中飞翔的情侣送秋波，也似与云
对话。

天上超低空飞翔的仙鹤，在空中来个“回头鸟”造型
高喊一句上联情话，红海滩上的情侣张开翅膀扇动两
下、连忙对下联，鹤夫妻这才爽快地别离，按照责任分工
巡逻。

鹤公主不时停下来，用“听诊器”长嘴叩击红海滩身
体，这里探一下，那里听一下，不时抬起脑袋歪脖想一会
儿，再继续工作。

红海滩也不白让人家体检，鼓鼓肚皮，以吹气泡、放

混水烟儿的方式暗示这位白衣天使，用衣兜里的小鱼小
虾当酬劳。

红海滩南小河号称“世界最大黑嘴鸥繁殖地”，每年
有上万只黑嘴鸥在此谈情说爱，生儿育女。

弹涂鱼是生物链的重要一环，也是红海滩的犁。它
们每一次进洞出洞，以在浅水里耍欢儿、溅水花的方式，
耕耘土壤、疏导和调解生物机理，排泄物又是碱蓬草的
营养滋补品。盘锦市以年放养弹涂鱼数万尾的速度递
增，其中 2022 年放养 9 万多尾，放养面积 415 亩，改善水
生态环境。

沙蚕也是生物链中不可或缺的一员。如果说弹涂
鱼用欢快的水花唱高音，沙蚕则司职低音区。二者分声
部合作，联袂奏响美妙乐章。近年来，盘锦市累计投放
沙蚕 230万尾，嗡嘤嗡嘤，曲乐余音袅袅。

我一直以为红海滩上的碱蓬草跟许多大自然的植
物们一样，平常一直穿着绿衣，秋霜一染，才披上红色小
褂。

这次夏天来盘锦湿地，一下颠覆了我以往的认知，
人家是“自来红”啊！

我近距离仔细观察那些刚出土，才一两寸高的碱蓬
草，芽儿很嫩很嫩，株株都是红色。阳光透过来，碱蓬草
体内的红色近乎透明，通亮通亮。每株草都怀抱一汪汪
浅红色液体，似婴儿脉管，布局有序，活力四射。

那些婴儿小手般的红色嫩芽，抓向天空。
齐膝高的碱蓬草威严整齐，站成训练有素的仪仗

队。
岁月的螺丝越拧越紧，碱蓬草的颜色也越来越深：

淡红、浅红、粉红、正红，在每年的青春茂盛时节，居然成
了高贵的大红！

放眼瞭望，天海相接之处，铺天盖地的大红烈烈燃
烧，仿佛整个地球，都铺满了“中国红”！

红浪奔腾的赤蓬草令我着迷，也令我震惊，浩浩荡
荡的海边滩涂，怎么只有这一种植物？

这些挤挤挨挨、红霞浩荡的碱蓬草，为什么一根杂
草都没有？在陆地，在山岗，在废墟，在狭窄的石缝，但
凡有一点土，各种植物便疯狂抢占地盘。在此，怎么只
有碱蓬草一个种族？

谁也不知道，碱蓬草到底有什么祖传秘方、独门绝
技，不惧咸水淹，不怕咸浪打，能咕嘟咕嘟吮吸咸水茁壮
成长、持续扩编，壮大家族队伍，让耀眼的红比火还烈、
比血更艳，烧红半边天，染红半边地，给湿地披上红大
氅，让大海尽情舞甩火烧云水袖……

碱蓬草为什么能“一骑绝尘”？
我突然想起当年中学老师的话：“人家行你也行，

人家不行你也不行，到什么时候，你都不行”。
一株草，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无不如此。

碱蓬草自强自立，艺高才胆大，敢于“择一城而终老，遇
一人而白首！”

有人看不起小草，又矮又不起眼。我却说，草才是
地球绿色的大基本盘，这个大基本面向好，我们赖以生
存的地球家园才茂盛繁荣。

有人瞧不起与泥泞浊浪为伍的碱蓬草，我不禁要
问，地球上的植物超过 45 万种，在咸水浸泡的险恶生存
环境下，还有谁能创建这样的奇迹，齐刷刷挺起脊梁，一
草自成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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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著作 23 部。代表作《日本遗孤》《罗
布泊新歌》《祖国至上》《鼻子》。曾获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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犁散文一等奖、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
奖、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
马奖等。

彰武我头一回去。我就是辽宁人，
都一把子年纪了，有点不像话是不是？
同行的朋友里有重庆的，山西的，北京
的，人家没去过彰武没什么问题，我就说
不过去了。我大半辈子可都待在辽宁。

但我要是说，我和彰武的沙子早就
亲密接触过了，这算不算已经一定程度
地去过那里？

彰武并不似歌中唱的那样，“黄沙万
里长”。彰武的沙子是白色的，很细小，
可打在脸上照样疼，像针尖轻扎。当然
它们是借助了大风，尤其在春季。

半个世纪前，我还是少年读书郎，曾
随父母下乡“走五七”，插队到了彰武和
沈阳之间的一个县，新民。彰武在沈阳
西北的 100 多公里处，新民则在沈阳西
北的几十公里处。从风沙侵袭的角度
讲，新民算是沈阳的“门户”。

20 世纪 70 年代初的一个春天，大田
播种之际，忽起大风。当时农村都在学
大寨，关键词是“大干”，凌晨四五点钟，
必须下地了。那天早上即开始刮风，级
别越来越高，一直到六七级怕都不止。
可再大的风，春播也不能停啊。怕种子
和粪肥在风中流失，就哈下腰弄，还能使
身体摇晃得差些。再看大路上赶集的人
们，一路小跑，跌跌撞撞。他们倒想歇歇
脚，抽口烟，可做不到啊，衣服皆似鼓起
的风帆，人都成了疾行的飞舟。当地管

“快走”叫“欢走”，那个大风天里，露天地
儿的人们想不“欢走”都不成了。

近午时，大风又卷来白沙，遮天蔽
日，几步不见人。春播实在搞不下去了，
小队长只得宣布回队部学习。这样的事
情只有雨天才允许发生，年轻后生都兴
奋地附和：学习喽！却不敢张大嘴高喊。

而一回到小队部，男的，女的，老的，
少的，炕上，地下，靠着，倒着，很快便鼾
声一片。乡亲们不是不爱学习，是起得
太早了。况且，队部的窗户纸全都刮破
了，飞沙满室，没法睁眼睛。闭着闭着，
就都进了梦乡。

小队长连鬓胡子，长长的红脸，是个
不怒自威的汉子。他先不住地呵斥，不
许睡！谁打呼噜呢？可一会儿工夫，他
自个儿也打起了呼噜。

哨子一样呼啸的风声，比催眠曲更
催眠。屋子里鼾睡的人们都像披上了白
衣，所有须发尽皆变白。炕上睡醒的人
眯缝起眼睛，刚要笑别人睡在沙窝里，很
快发现自个儿也被沙子埋了一半。

新民以东百公里外还有个县，辽宁
昌图。也是那段时间吧，某日午后，乡村
小学刚刚放学，忽然刮起狂风，弥天白沙
漫卷而来。孩子们失掉了方向，都被风
沙裹挟着走。大部分孩子总算摸到了
家，有一个女孩子却失踪了，她正在读小
学三年级。她姐姐已经到家，没见到妹
妹，急了，告诉了哥哥。哥哥是大队治保
主任，迅即顶着风沙，摸到大队部。一些
党员和干部正在开会。党支书闻讯，即
刻宣布休会，全体出动，去找那女孩。广
播喇叭一遍遍播放着寻人通知。

黄昏前，小女孩在一个生产小队的
场院里被寻到，正躲在大草垛的背风处
打着瞌睡，脸上有泪痕。她是被大风沙
强推过来的，她也不知这是何处，直到党
员、干部、乡亲们，还有爹妈、兄姊出现在
眼前。

这个小女孩长大后成为我的妻子，
还当了画家，众多作品中有一幅名字叫

《风和水静》。
2022 年初秋，我即将随“大地文心”

生态文学作家采风团赴彰武、朝阳、盘锦
等地，就要乘电梯下行时，她忽然拉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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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问我，带没带雨伞？要是从前，她知道我
去风沙之地，一定又会问我，带没带风镜？

我们来到科尔沁大漠的边缘，辽宁西
北向的门户——彰武，近距离聆听了刘斌、
董福财等治沙模范的动人故事。半个多世
纪以来，他们就是在这里戴着风镜，扛着铁
锨，推着装满树苗和水的马车，在流动沙丘
和固定、半固定沙丘间，深一脚浅一脚奔
忙，与大风年复一年地较劲。

新中国第一个固沙造林研究所就诞生
在彰武。也曾考虑过放在大西北，但“共和
国长子”辽宁，工业重镇沈阳，对于百业待
兴的新中国意味着什么，无需多言。

科尔沁草原又叫科尔沁沙地，有点奇
怪是不是？19 世纪前，称它“草原”还真名

实相符，那曾是清代“三大皇家牧场”之一，
水草肥美，相传茂密的草丛高可及腰。而
19 世纪后，由于气候变化和一代代垦荒者
粗放式过度农耕、过度放牧、砍伐等，大片
草原渐成荒漠，沙化面积逐年扩大。20 世
纪后，生态更为恶化，每年春季风力最大
时，按七级风速算，彰武风沙两个小时便能

“攻”入沈阳。再不治沙，不必太久，沈阳也
将沦为荒漠。

第一代治沙英雄刘斌，当过红军，参加
过抗日战争，20 世纪 50 年代初已经是义县
县长，后来的级别还要高。但他决意响应
国家治沙号召，辞掉官职，主动请缨去了彰
武，做第一任固沙造林研究所的所长。他
有句名言：“我就不信，这治理风沙比打败
小鬼子还难？”我们去彰武采风那几天，当
地一位领导干部跟我们讲，1905 年出生的
刘斌，举家搬至沙区后，连按级别为他配的
小车都推辞不要了。县领导关心他，说你
不来城里上班可以，但你总有用车的时候
吧。他摇头说没有。

国际沙漠论坛有个共识，叫全球治沙
看中国，而中国治沙就要看三北（东北、华
北、西北）了。刘斌正是东北治沙第一人。
从这位了不起的老人开始，一切常人无法

想像的大难题——树植了死，死了再植，
植了又被连根卷起……一夜风沙后门都
推不开，要从窗户跳出去……对那几代
治沙人来说已是家常便饭。

有四样东西，成为彰武治沙史的标
志：男人的风镜，女人的纱巾，午餐的包
子 ，铁 锨 上 的 红 飘 带 。 先 说 包 子 和 飘
带。据讲，治沙人一接到任务，食堂师傅
便要问，明天早上还蒸包子？当然喽。
除了包子，大风沙中还能吃啥？一打开
饭盒，沙子即刻将饭菜覆盖。只能在头
上套个塑料袋，在塑料袋里小心翼翼地
吃。铁锨上扎红飘带则是治沙人的传
统，我们先还以为是图个吉祥喜庆，后来
方知，大风天里，治沙人想让栽下的树苗
株距合适、整齐，但能见度太低了，怎么
办？看一条条风中红飘带！以它们为
准。

有一张刘斌老人的黑白风镜照，拍
摄于难得的风歇间隙。老人将风镜移到
帽檐上，正和同事们蹲着探究植树固沙
难点，一位同事手里捧着一把白沙。他
们身后十几米外的沙滩上，站着 3 位年
轻些的勘测者，有的在操纵三角支架上
的测量仪，有的拄着高高的红白标尺。
他们 3 位的风镜也移到了头顶。刘斌的
胡茬已经白了，但他笑得那样怡然可爱，
慈祥得像我们的大伯。

感谢摄影记者，让那个瞬间永远凝
固，我们的老所长也好把风镜多闲置一
会儿，歇歇眼角，无障碍地放眼彰武大沙
漠，畅想着有一天得偿所愿，茫茫白沙向
蔓延开来的绿野低头，退避三舍。

刘斌老人在愿望即将成为现实的时
候，病逝了。按照他的遗嘱，他被葬在沙
地里。如今，那水泥矮墙围拢的墓地已
被大片绿色环绕，常有人来为他献花，祭
奠者中也出现过省委书记、市委书记等
高级干部身影。

刘斌身后，还有个治沙标兵的序列，
他们是董福财，侯贵，宋晓东，阿尔乡派
出所“马背 110”，马辉，李东魁等。

昔日荒漠面积占 96%的彰武大地，
如今已一片浓绿，高低错落在我们视野
内外。那大片体量参差不齐的樟子松、
彰武松、杨树、油松，被称为“百花齐放”
式的种植，是在成活率很低（风沙、干旱
加病虫害）的恶劣条件下，治沙人一年一
年、一茬一茬、一个品种一个品种地反复
试错后，才先后立地生根的。

今天的彰武已换了人间，平均风速
正在下降，年扬沙天数减了大半，降雨量
则有所增长。绿野之上，一架架高耸的
白色风车正变风灾为风能；阵列式太阳
能电池板不仅利用光能发电，还能遏制
风速、沙害，最大限度地保存沙地水分，
促进植物生长，保障民生；而曾经恨死个
人的飞沙，打在我们脸上针扎似的细白
沙粒儿，也退回到它们该待的地方，并已
具有了经济价值，其中含有大量硅砂，可
作玻璃原料，亦可用于铸造、化工、石油
开采、航天航空等建设项目中，由此还得
了个“砂中细粮”的美称。中国有三大天
然硅砂主产地，彰武即是其中一个。

20 世纪 70 年代初，那个从沈城随家
下乡的男孩子，惊恐地目睹小队部窗外
漫天白沙和破窗纸而入的不速之客，哪
里会想到有朝一日，那些白沙的后继者
会被草方格、光伏板、防护林带固定下
来，一部分还化作玻璃，补偿着前辈沙群
对窗纸的伤害。

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他踏上昔日飞
沙初起之地感慨万端，与全新的阳光、清
风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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